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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回  燕謔鶯嘲頭陀醉倒　花嬌柳媚公子魂飛

　　鶯聲嚦嚦喚佳時，獨步花溪媚柳絲。恨殺東鄰幼兒女，紅梅折去二三枝。話表桑黛因楚雲欲在教坊擺酒，見李廣有不悅之色，

欲不令他開言阻止，自己先開言說：「很好，在教坊內痛飲一番。」眾人隨聲附和，李廣見此光景，無法阻止，只得相從。大家棄

舟登岸，步入教坊。當有班頭侍立門前，給各人請了安，向裡喊：「諸位公子來了。」那小紅房內老媽子便迎接出來。隨後小紅出

來，向楚雲請安，用手帕掩著嘴，笑嘻嘻問了聲：「公子好。」楚雲含笑回答：「你好。」二人側身，讓李廣等進去。小紅由李廣

起看到張珏，心不介意。及至看到胡逵黑炭頭，小紅向著楚雲一伸舌頭，暗想，此人太黑。末後是一和尚，小紅忍不住「卟嗤」一

聲笑了，楚雲亦覺可笑。大家進房落座，領班的送進手巾來，各人面前送上一條擦汗。及至送到廣明面前，已然忍不住要笑。只聽

廣明接手巾，大聲笑道：「好一陣香味，為何你們手巾內放了許多香料，分明引人到你家來。」遂向臉上擦，又用鼻子聞了又聞，

口中贊道：「好香，好香！」嘔得大家笑個不住，連那龜奴都笑起來。撤去手巾，獻上香茗。楚雲指與小紅眾人之姓名。小紅也一

一請了安，及至廣明面前，他卻不請安，合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女弟子合十了。」一言未畢，大家笑得腹痛。廣明自覺可笑，便大

聲說道：「難道你們許嫖，偏灑家不許嫖。今日灑家既然到此，算是破戒，偏要揀一個不長不短、不肥不瘦的絕妙美人陪著灑家飲

酒。」張珏笑說：「你可不應該叫妓陪酒，只合配尼姑。此處尼僧也不少，等我明日給你尋幾個，同作一出僧尼會。我包你男僧配

女尼，那才是一樣呢！」說得大家又笑一陣。此時，廣明自覺有些慚愧，漲紅了臉低頭一語不發。忽見門簾一掀，大眾向外一看，

見兩個麗人走進來，復又退出，口中說：「錯了，屋中有和尚，不見雲公子。」小紅趕到門前，喊道：「二如姐姐，是這裡不錯。

」原來這二妓一喚如雲，一喚如月。二妓問：「小紅，你接了和尚嗎？雲公子現在那裡？」小紅說：「你家雲公子現在裡面。你說

我接了和尚，那和尚倒不要我，惟恐見了你，要搶你二人一個去，給剃去頭髮，變作尼姑，將你領到廟內配成一對，讓你好嘗他的

禿腥味。」二如便用扇子在小紅頭上打了一下，口中罵道：「壞丫頭，狗嘴裡無象牙，不怕穢了口嗎？」三人笑著進來，二如便向

雲璧人請安。又向眾人請安。問姓問到廣明跟前，扭頸問璧人：「這怎麼問法呢？」眾人開言，正要大笑，忽聽廣明大聲喝道：

「灑家不要你問，俺告訴你，灑家喚作廣明，綽號鐵頭和尚。你們兩個叫甚麼名字？」桑黛在一旁說：「他們兩個，一喚銅鍾，一

喚木鍾。」廣明大笑說：「怎麼起這奇怪名字？」二如說：「我們這個名字，因為大和尚今日到此，才新起的。」廣明說：「因為

我來方起此名，灑家不懂。」楚雲說：「你真是飯囊和尚，連這兩句用意都不懂？我告訴你罷。因你喚作鐵頭和尚，此地有兩句俗

語叫作『鐵頭和尚撞銅鍾』，又道『鐵頭和尚作木鍾』，你可敢撞不敢撞呢？」廣明說：「原來如此。俺便撞一撞你看。」說著就

一頭向如雲撞來。李廣喝道：「匹夫休得魯莽。」廣明見喝，遂停住步。　　只見領班走來說：「請諸位公子飲酒去，酒席已齊。

」大家聞言，便一同走到廳上，挨次坐定飲酒。烏師送上歌扇，大家隨意點了兩出，每人各喚一名歌妓。廣明皆不顧盼，自與胡逵

盡興飲酒吃菜。那伺席之人，手不能停，只是代他二人斟酒。李廣雖然在坐，卻是勉強之至，心不歡樂，惟有桑黛、張珏極其得

意。歌妓各唱完了一出，楚雲又令小紅唱了一出《魯智深醉打山門》，雲璧人點了一出《二龍山打店》，皆是暗指廣明。此時已吃

得大醉。大家席散，稍坐片刻，就要下船，那知廣明已是醉倒，放下頭在那裡呼聲如雷，大睡起來。大家好容易將他喚醒，廣明半

醒半醉，相隨眾人一同上船。大家落座，李廣便正色口呼：「楚賢弟，非是愚兄矯情，須知宿柳眠花，非我輩所應為。我輩乃堂堂

六尺之軀，須要作出一番事業。驚天動地的奇男子若恣情花柳，不但有損精神，抑且無以對祖宗父母。今雖逢場作戲，奉勸以後急

速忘情才好。」楚雲答道：「弟雖如此，亦只徒有其名，毫無其實。眾位兄長初來此處，弟借此以博眾位兄長一擴心目，俾知秦淮

風景耳，亦不負此游。既蒙教誨，弟當從此改過便了。惟璧人兄流連甚密，還望大哥勸一勸方好。」璧人口呼：「大哥不要信他亂

語，弟雖不曾見他與小紅有什麼實事，卻常見他軟語溫言，綢繆甚切，弟卻不敢保。楚雲接言：「弟縱與小紅言詞親切，卻不曾在

外宿過一夜，誰似兄留戀二如，常在外住宿。」桑黛、張珏笑道：「今朝你二人皆招出實情了。」璧人面上不免有些愧色。李廣勸

慰了幾句。眾人有的伏窗窺覽水中游魚，有的觀望風景，大家各適其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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